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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始作俑者？

如果没有那一次开挖，这片早已“病入

膏肓”的土壤或许还不会进入人们的视

野。其实，它已经“病”了4年。

人间四月天的尾巴，天气还不是那么

炎热，走在三门海游港两岸，微风拂面，风

景如画。此情此景下，你很难想象，这里曾

是医化企业的聚集地。

上世纪90年代，为壮大工业总量、提

升县域综合实力，三门引进了不少医化企

业，并布局在当时较为偏僻的海游港两

岸。资料显示，医化企业步步“扩军”，最高

峰时有 23 家，很快成为三门县的支柱

产业。

经历十多年的快速扩张，产业布局不

科学、产品结构不合理等弊端逐渐显现。

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传

统粗放的医化产业经营模式与人们生态需

求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

2010年8月，三门县委县政府以壮士

断腕之心，对全县总共13家医化企业进行

整治。位于善岙蒋村村口的台州三化化工

有限公司和台州市经纬化工有限公司此前

劣迹斑斑，在2000年至2009年间因多种

环境违法行为由环保部门分别给予7次和

4次行政处罚。最终，这两家企业未能达

到整改要求自行停产，并于次年11月与三

门县海游港北岸整治指挥部签署协议，这

一地块正式被征用于防洪堤坝和道路

建设。

2014年8月的一个艳阳天，陈必省和

同事接到一个紧急电话，电话是指挥部打

来的，说在水闸建设开挖过程中水质出现

异样，请环保部门的人赶紧到现场看一看。

“去了就发现问题比想象中的更严

重。”回忆当时的场景，陈必省清楚地记得，

现场出来的水变成血红色的浑浊状，同时

还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环保执法人员当即

责令指挥部暂停施工，并对场地土壤和水

体进行采样监测，同时要求指挥部立即开

展场地污染调查工作。

受指挥部委托，浙江省环科院对这块

退役场地进行了长达2个多月的详细调

查，最后得出结论：场地土壤和地下水均受

到较为严重的污染。

要对土壤进行治理修复，首先要找到

责任人。执法人员在走访后了解到，这块

地最早曾是良田，之后开办过轮窑厂，再之

后是两家化工厂，2010年化工厂关停后土

地被指挥部征收，厂区西面还有一家大理

石加工厂。换句话说，经手过的厂子这么

多，如何确定谁才是污染物的始作俑者？

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三门分局法宣科科

长任晓蕾介绍，为了把来龙去脉搞清楚，环

保部门和当地公安局联合成立调查组开展

调查，除了询问当地村民，还远赴多地寻找

相关当事人，在做了49份询问笔录后确

认：善岙蒋村退役化工场地土壤与地下水

污染来源，就是台州三化化工有限公司与

台州市经纬化工有限公司。涉案企业随后

因涉嫌严重违法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

“摸着石头过河”

追责问责只是手段，解决问题才是根

本。接下来放在大家面前无法回避的问

题，便是如何为这片土壤“祛毒疗伤”。

不少人首先想到了成本相对较低、工

程建设周期较短的“风险管控”，通俗点说，

就是利用工程措施，将污染物封存在原地，

限制污染物迁移，切断暴露途径，降低污染

物的暴露风险。

但面对这块退役场地的严峻污染局

面，大伙儿的观点出奇一致：必须治理修

复，绝不能把污泥浊水带入全面小康。

“土壤污染防治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内

容，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参考。”陈必省

说，他跑遍北京、江苏等地考察，可由于每

块土地被污染的原因不同，所含污染物的

成分、种类不同，修复的办法也不同，“没有

‘一招鲜’的修复技术，大伙儿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在实战中积累经验。”

2018年9月，由三门县环境保护局等

作为招标监管单位，三门县海港建设有限

公司为招标人，公开招投标。“我们当时的

想法是，通过公开招标的形式寻找国内极

具实力的环保修复企业对这一地块进行治

理。”陈必省说。

最终，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与湖南碧蓝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中标金额达

1.32亿。

2018年 10月，实施单位正式进场。

中国电建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周保华从那会儿起，开始常驻

善岙蒋村。在他看来，当年生产过程中随

意排放的污染物，就像一把把匕首一样，早

已重重戳入这片土地的心脏。

“场地的污染程度超出了我们的预

期。”周保华说，数据显示，这片场地内的主

要污染物为氯苯类和硝基苯类化合物，两

者都是难以降解的持久性有机物，最大污

染深度达到15米。与此同时，污染物的最

高沸点达到325°C，也就是说，一般的化

学氧化等单一处理方法已难以有效修复。

“多数污染物不仅污染土壤，还会随着雨水

径流或利用自身的流动性进入到更深的地

下水中，造成双重污染。”修复过程中的二

次污染控制问题也是很大的挑战。陈必省

表示，挖掘出的污染土壤和抽取的地下水

均需按照环保法律法规要求进行相应处

理，甚至需要细致到污染物运输车辆车身、

车轮清理，“这样关注到每一个细节，才能

最大程度地规避二次污染的危害。”

“不能再走老路”

在经过一番论证后，实施单位对这块

退役场地作出总体修复技术路线，即采取

化学降解与高温热脱附联合技术，原地与

异地协同处置的修复方式。

“听上去很晦涩，但污染土壤的治理，

无外乎物理、化学和生物几种方式。”周保

华解释称，比如高温热脱附，就是将土壤加

热到目标温度以上，使污染物从土壤中分

离出来，达到净化土壤的目的。

按照工期要求，今年12月31日前，实

施单位必须对这块土地完成修复，并通过

第三方修复效果评估。由于整个过程由环

保部门作为监管单位，最终的第三方修复

效果评估单位由建设方选定，要想“忽悠”

着通过这场“大考”，可能性极小。

“难度确实很大，但我们竭尽所能。”周

保华特别提到，今年1月，土壤污染防治法

施行，这为真正掌握修复技术的企业提供

了空间和舞台，“目前土壤修复正在走向正

轨”。对于这部法律的出台，陈必省感慨地

说：“只要你参与到土壤修复中，不管是做

检测、做修复还是做验收，都是终身追责。

这也是这部法律最强的地方。”

对着正在“疗伤”的土地，头发渐白的

陈必省虽信心满满，却也并不轻松。他意

味深长地说：“像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

路，我们不能再走了。”

密闭预处理车间密闭预处理车间

41亩被污染土地耗资1.3亿修复
“老环保”痛心地说：“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能再走了！”

本报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李展明

即便竭力回想，陈必省也记不得自己是第几次站在这片土地前了。太阳升起又落下，南边海游港里的水涨了又退，

只有这片土地一直静静地待着。

“土壤污染就像幽灵一样，看不见，却渗透进我们的生活。”每每面向这片土地，陈必省总忍不住想：多年前，当那群

人在此处撒下污染物时，一定没有想过，这一举动会带来如此棘手的局面，要付出如此高昂的土壤污染修复成本。

这块地面积约41亩，相当于三四个足球场那般大，是位于三门县善岙蒋村内的一块退役化工场地。浙江今年要完

成15个重点污染地块治理修复，它便是其中之一。在基层环保一线工作的陈必省，和水、气、固废打了26年交道，也从

普通科员晋升为台州市生态环境局三门分局副局长。“自然生态极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

代价。”说这话时，他痛心疾首。

陈必省经常来看这块土地

退役化工场地修复中退役化工场地修复中


